长江以南最大的蔬菜工厂化育苗基地，是厦门；

不信中国甘被育种“卡脖子”的，是厦门人——

中国种子里的厦门芯

　　本报记者 詹文 吴晓菁

　　“只有用自己的手攥紧中国种子，才能端稳中国饭碗，才能实现粮食安全。”小小一粒种子，承载着国家战略和百姓生活，寄托着习近平总书记深深的牵挂。

　　种子，号称农业“芯片”。并非传统农业大市的厦门，把目光投向了这一粒粒“芯片”，围绕“种业振兴”下苦功，盯住最容易被“卡脖子”的蔬菜品类，在育种创新上取得新突破，仅近几年就培育出200多个优质中国种子撒向全国。如今，国内市场六成的花椰菜种子，华东华南五成的优质西甜瓜、小番茄种子，东北当家的鲜玉米种子，都是“厦门芯”。全市种子种苗年销售额占福建省45%，规模位居国内前列，厦门已成为我国长江以南地区最大的蔬菜工厂化育苗基地。

　　近日，本报记者深入田间地头、走进育种实验室，探寻中国种子背后的硬核“厦门芯”，感受厦门几代育种工作者为了实现“中国田里中国种”的执着。

　　困境

　　每年要花重金进口大量洋种子

　　“农二代”康英德始终记得，小时候跟着父亲到处托关系买进口种子的情景。

　　他是厦门翔安新店人，父亲开了家传统的农业公司，主要从事胡萝卜的种植加工出口。“20世纪90年代，翔安就有很多农户种胡萝卜，用的多是进口种子，这种胡萝卜产量高、抗病性强，卖出的价钱也高，但种子太难买了。一罐800元的种子一路炒到1.3万元，比国产的贵几十倍，但种子确实好，我们只好重金求购。”

　　“什么叫‘卡脖子’？这就是。”厦门种子站副站长梁农说，翔安胡萝卜一年产值最高峰时达10亿元，但最主要的“种子芯片”依赖进口，这就很容易受制于人。目前，国内市场90%以上的胡萝卜种子都是进口。

　　17岁就开始学制种的洪金条，很早就感受到父辈们想育出好种子的迫切，“买来进口种子，结果后自己留种，但大家发现，留下的种子种不出像样的胡萝卜。”

　　梁农说，常规种子可自留自制，杂交种留下的种子不能再用。目前，绝大多数市场认可度高的优质种子，都是经过改良后的杂交种。

　　中国是农业大国，但每年要进口大量洋种子。据中国种子贸易协会的数据，2019年我国进口农作物种子近7万吨，进口额4.35亿美元，是出口额的两倍，其中蔬菜种子进口额占了进口总额的一半左右。

　　“‘种地不选种，累死落个空’，父辈们常说的这句话背后，是世代农民对良种的渴望。”康英德说:“我生在农村、长在农村，有责任去打好种业翻身仗。”从海外留学回厦门后，抱着“培育出中国好苗种”的信念，他创办起百利控股有限公司，如今年生产各类蔬菜种苗数亿株，占福建省内近60%的市场份额。

　　洪金条仍记得父辈们采用的制种技术，家庭作坊式的，很低端。他成立起中厦蔬菜种籽有限公司，收藏近万份十字花科、茄果类种子进行改良创新，目标就是采用先进的生物育种技术，攻克“卡脖子”难题，“培育我们自己手上能够攥紧的高品质中国种子”。

　　目前，厦门汇聚了一大批育种专家，农作物种子种苗企业达36家，企业数、年销售额分别占福建省30%、45%，均居全省首位。

　　破局

　　新农人发力种业翻身仗

　　谷雨立夏，洪金条迎来花椰菜育种的黄金时节，他已陪着一茬茬花椰菜种苗走过近30个春夏秋冬。

　　“看，这株大部分都黄了，可以收种了。”翔安蔡浦村，大棚里的温度超过30℃，满头大汗的洪金条却满心欢喜，“从父亲到我，两代人都在育种。现在，我们已经自主研发出拥有‘厦门芯’的中国花椰菜种子，叶片宽大，生命力强，不良环境下都能生长，很受农民欢迎。”

　　玉米花已开，54岁杜贵才每天泡在同安百利种苗园的大棚里协助授粉。他是厦门华泰五谷种苗有限公司的总经理，从事育种30多年，办公室就在田里，皮肤晒得黝黑。

　　杜贵才盯住的是鲜玉米种子。他从近千个玉米种子中选出几百个配对，“这个颜色更漂亮，那个抗病性更好，通过杂交授粉，将不同种子的好基因导入，培育出理想的新品种。”

　　“玉米大多一年长一季，我在厦门可以种出三季来。”杜贵才搭起大棚，给玉米苗增加光照，抢出一季；他又在海拔1000多米的同安军营村辟了块地，那里山高气温低，又抢出一季来。一年多抢出的两季，让杜贵才五年就培育出新品种，“正常情况下至少要10年。”

　　杜贵才从布袋里掏出一根鲜玉米棒子，“刚从云南寄来的，可以直接吃，脆甜。”鲜玉米种子“SBS902”“SBS903”三年前拿到农业农村部的品种权，“它们的‘芯片’都在厦门。”这两款种子种出的鲜玉米产量高、颜值高、口感好、市场售价高，已经成为云南和东北当家的玉米品种。

　　42岁的汤永强，从事育种近20年。他创办的厦门农运来农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专注于培育苦瓜种子，2016年推出3个优质品种，业界都知道了厦门有个“苦瓜汤”。

　　普通苦瓜的根茎只有大拇指粗，汤永强培育的种子种出的苦瓜根茎有手腕粗，产量高，抗病性好，农民省时省工，还能增产增收。曾有广州农户向他反馈，一株产量高达100斤，普通苦瓜种子产量只有三四十斤，汤永强直言:“只要用心培育出好种子，就不愁市场，每粒种子都是我们的业务员。”

　　汤永强的苦瓜种子包装袋上全是中文，每款种子都用中国的历史朝代命名，“我要告诉所有人，这是中国种子。”如今，厦门农运来在苦瓜种业领域处于行业前三，在全国建起7个产品试验示范点，研发出9个新品种，其中6个已在全国销售。“秦朝苦瓜”“春秋苦瓜”“大明苦瓜”，分别占据了湖南株洲六七成、山东寿光九成、广东惠州八成的市场份额。

　　千禧小番茄、黑美人西瓜、黄肉西瓜、紫峰甘蓝、世珍超甜玉米……这些畅行市场的名优蔬果种子，源自农友种苗（中国）有限公司。这家20世纪80年代就落户厦门的台企，目前对外发布的优良品种逾800个，种苗年营销额超1亿元，被列入国家级“育繁推一体化”农作物种子企业。

　　在国内进口的农作物种子中，蔬菜是最大品类。厦门育种工作者盯住这一最容易被“卡脖子”的品类，每天埋首实验室、奔走田地间，培育出一大批具有“厦门芯”的优质中国蔬菜种子撒向全国。近年来，厦门培育出的通过农业农村部品种登记或获得品种权的特色、优质蔬菜新品种达到200多个。

　　奋起

　　各方携手联合攻关育种

　　培育优质良种，磨的是种子的脾气，挑战的是育种工作者的耐性。“急不来，得耐心等着它一次次开花结果。”杜贵才说，培育一个新品种至少需要七八代的改良。

　　每改良一代，都有上百、数百个杂交组合。“你得选中最理想的那株，每一步都选对，才能产生那颗梦想中的种子。”汤永强说，种子培育就像走迷宫，在选种育种周期里不能犯任何错误，最后才能走出来。

　　“育种周期很长，没出成果前最难熬，我们经常一边搞实验一边筹钱。”杜贵才缺研发经费时，一度把培育到一半的玉米种子贱卖了。汤永强也遇到同样问题，缺钱时不敢请工人，自己扛锄头建大棚，“每个月信用卡刷爆。”

　　“培育一粒好种，扎进田里至少十余年，不仅需要育种工作者耐得住寂寞，还需各方支持，走联合育种的路子。”康英德在政府的支持下，不断将育种专家吸纳进百利现代农业科技园，为他们提供资源、政策引导、市场推广等服务。

　　百利建设蔬菜大棚时，政府给予60%优惠补贴。在杜贵才的鲜玉米种子培育关键期，百利入股1000万元资金解了他的燃眉之急。如今，杜贵才的“华泰五谷”成为国内农作物种子种苗知名品牌，百利也拥有几十个新品种，成为南方首屈一指的蔬菜种苗企业。

　　“十三五”期间，厦门投入财政资金约1.1亿元，建成一大批用于种子种苗研发繁育的现代农业设施。2020年，厦门出台扶持蔬菜种子种苗产业发展措施，第二年就有3个获农业农村部授予新品种权的蔬菜新品种获60万元奖励。

　　在政策扶持、用地保障和资金支持下，厦门许多种子种苗企业告别各自为战，企业与企业、企业和科研单位携手，走联合攻关育种之路。

　　中厦蔬菜种籽有限公司、如意情集团与福建省农科院共建育种研发机构、农业产业研究院，让科研成果“即创即推、即推即转”；百利也与北大现代农业研究院达成合作，更多育种成果出现在田间，接受农民检验。

　　创新

　　持续改良优质种子基因

　　71岁的黄长春，不时会到地里瞅瞅他留下的蒜种。再过3个月，新一季大蒜就开种了。

　　“去年我们村的青蒜价格创新高”，黄长春说的是翔安新圩古宅村，冬天的村里总弥漫着大蒜辛香。“古宅大蒜味道浓厚香辣，远销新加坡等国。”古宅村村民委员会主任黄和耀说，“这样上好的品种，我们要保护好，一代代传下去。”

　　“古宅蒜种是厦门本土天然的优质品种。”梁农说，去年，厦门开展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的调查，摸清了家底，收集到本土农作物种质资源77份。其中不乏优质品种，比如同安凤梨穗、褒美芋头、堤内茭白、军营茶叶、白交祠地瓜、汀溪岩葱等。

　　“要端稳中国饭碗、攥紧中国种子，保护好优质的本土种子非常重要，里面蕴含了培育成更优质品种的遗传基因。”梁农说，厦门正在为优质种子申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，明确它们的厦门身份，推动优秀种质资源转化为基因资源优势、特色产业优势。

　　“农业发展史也是一部种子的改良史。”梁农说，再优质的天然种子都需要不断迭代创新。古宅村专门成立专业合作社，推动蒜种保护和有序生产经营；厦门3家农作物种子企业建起资源库，保存各种农作物种子近万份，开展种质资源研究、育种攻关。

　　“不可能一粒种子吃一辈子”，即便已有好几款苦瓜良种享誉业界，汤永强的危机感始终都在。杜贵才直言，育出一款优质新种子需十几年、几十年，有时花了大力气也出不了成果，只是为后来人积攒经验，“正因如此，育种创新需要一代代人不停地接力。”

　　洪金条很欣慰，正上大学的女儿对农业产生强烈兴趣，汤永强正读大三的侄女也愿意来接班，“搞育种就得几代人‘一生择一事’地执着一粒种子。”

　　【记者手记】

　　找准赛道

　　本报记者 詹文

　　提到厦门，多数人不会想到农业。的确，这座现代化国际化城市，并非传统农业大市，500多万常住人口，城镇化率高达90%多，农村人口仅占一成，耕地面积也很有限。

　　但是，厦门走了一条不一样的“非传统”农业路子:集约高效、现代化、科技化。而且，短短几年，走出了名堂:2021年厦门都市现代农业产业集群年销售收入破1100亿元，已是全市第九条突破千亿元的产业链（群）。

　　农业关系的是中国人的饭碗。厦门始终没有忘记这点，并找到适合自己的赛道，比如盯着整个农业产业链的源头——种业，又知难而上精准选择了最易被“卡脖子”的蔬菜品类。育种创新，占地少、科技含量高、辐射面广、影响力大，夏长冬暖的厦门素有“天然温室”之称，很适合培育蔬菜种苗。这样的天时、地利、人和，成就了厦门在现代种业领域的突破。

　　育种工作者汤永强和杜贵才，不约而同说到一个小细节。培育一款种子，每改良一代，结果时，到底哪个口感最好，得亲自试吃才知道。面对几百种杂交组合，育种人就在地里，抱一桶水，一个个苦瓜、玉米棒子掰下来尝，嚼一嚼，记录下口感，吐了，漱漱口，尝下一株。有时尝到吐，缓一缓，再尝。育种之辛，不言而喻。

　　如果说，一座城市选择怎样的赛道，考验的是管理者的智慧，那么，在这条赛道上能跑多快多远，考验的则是执着于这条赛道的人，以及这座城市能给创业者、奋斗者提供的空间与支持。
